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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报调查6

近日，因天玺月子会所倒闭，实际

负责人周伟新注销了名下所有公司，

一直躲着各路追债人，致使上百名会

员、投资者血本无归，上百名员工讨薪

无门。几个月前，她的前夫王志远，同

样用早教机构的名头，如出一辙地套

路了首府数百人。而对这接连发生的、

手法并不高明的套路，相关职能部门

表示监管乏力，使得受害者们维权之

路异常艰难。

资金链断裂
留下烂摊子

2月份至今，小杰（化名）一直奔忙

于讨薪。2018年至今年年初，小杰在首

府的天玺月子会所做销售工作。去年1

月公司开始拖欠员工工资。小杰告诉

记者，自己被拖欠14000多元的工资，

目前有包括销售人员、月嫂、护士、司

机等岗位的90多名工作人员共被欠薪

约80多万元。

同样被天玺月子会所坑了的还有

大量会员，孟女士就是其中一员。她告

诉记者，2020年3月她在位于呼和浩特

金隅金融中心的天玺爱贝蕊恩月子会

所坐月子，当时交了59800元，月子会

所承诺这些钱将在3年之内全部返还

给她，也就是她将钱借给月子会所，然

后免费坐月子。返款5个月后，月子会

所负责人周伟新不再给她打款。

现在周伟新已经联系不上，孟女

士还被欠着4万多元的返款。目前，参

加返款活动的会员在维权群里的有90

多人，她们都交了4万元至7万元不等

的费用，多数人从去年开始被中断返

款。记者了解到，除了会员之外，还有

不少投资者看重月子会所的发展前

景，给周伟新投了几万元到几十万元

的资金入股，最终也血本无归。

据了解，2018年，天玺月子会所开

业，注册公司为内蒙古爱贝蕊恩母婴

护理服务有限公司，周伟新为该公司

股东和高管，2019年12月收购香格里

拉妈咪女人花月子会所，并将该会所

改名为天玺女人花月子会所，注册公

司变更为内蒙古女人花母婴护理有限

公司呼和浩特分公司，2020年9月又变

更为内蒙古拾月时光家庭护理服务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拾月时光）。

经营状况最好时，天玺月子会所

旗下分别有天玺爱贝蕊恩月子会所、

天玺妈咪女人花月子会所和天玺优月

月子会所。受疫情影响，去年年初月子

会所经营遇到困难，天玺妈咪女人花

和天玺优月相继关门，将门店并入天

玺爱贝蕊恩月子会所。

记者从小杰等员工提供的社会保

险个人参保缴费证明上看到，2020 年

1~10 月，社保缴费单位为内蒙古女人

花母婴护理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公

司，而到了11月至次年2月，缴费单位

变成了拾月时光。

原来的天玺爱贝蕊恩月子会所已经易主

天玺月子会所倒闭背后：借壳集资玩套路？
文·摄影/北方新报正北方网记者 查 娜

喜佳喜不买账

首府的林先生（化名）是天玺月子会所预付款会员，去年预交26000多元的全

款，等待2021年3月妻子临产时在这里坐月子。随着天玺月子会所倒闭，马上临产

的林太太没地方可去了。周伟新说自己没钱给林先生退款，而与周伟新有着合伙关

系的喜佳喜则拒绝让林太太入住。

记者从知情人处了解到，今年2月份，拾月时光与内蒙古喜佳喜健康管理服务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喜佳喜）签署了一份项目合作协议，将运营期间天玺爱贝蕊恩

月子会所收益权的75%以30万元转让给喜佳喜，转让完成后月子会所收益归两家

公司及投资人王某所有。天玺月子会所最后一家店改为喜佳喜经营，原天玺月子会

所员工们的工资也在2月份彻底停发了。

3月26日，记者来到喜佳喜了解情况，仍在经营中的月子会所还挂着“天玺优

月”的门帘。工作人员称负责人王利娜不在店里，记者随后拨通了王利娜的电话。王

利娜承认2月份与拾月时光有合作关系，后来发现周伟新的诸多问题，就于3月16

日解除了双方合作关系，但王利娜并没有向记者提供双方解除合作关系的任何证

明。

记者查询得知，喜佳喜注册成立于2021年1月26日，成立不到一个月就接手

了原来的天玺月子会所。员工们向记者提供了一段3月份与王利娜交涉的视频，

视频中王利娜称拾月时光的欠账法律上与喜佳喜没有关系，但出于人道喜佳喜

承认、也会承担一部分欠薪，随后喜佳喜的财务将与员工们核对每人被欠薪的情

况，再进行公示并商议补发方案，但后来这些工作不了了之。两家公司究竟有何

合作关系记者不得而知。此时，周伟新名下的企业都已注销或处于营业执照作废

状态。

当天，记者拨通了周伟新的电话，她在电话里称自己不方便说话，稍后会回复

记者。但直到记者发稿，再也没有联系上周伟新。

如出一辙的集资骗局

无独有偶，去年下半年呼和浩特市译珣早托机构（以下简称译珣早托）也上演

了如出一辙的套路。据知情人士称，译珣早托的法定代表人王志远和周伟新曾是夫

妻，两人于2020年离婚。开办于2017年的译珣早托，高峰时在首府开设有10多家门

店。2020年9月份开始，这些门店陆续关门，不仅让在此托管的孩子们无处安置，也

给家长们和投资人带来了巨大经济损失，更有数十名员工的工资被拖欠。11月18

日，该机构法定代表人王志远在会员群里宣布，他本人已经被公安机关刑拘，公司

即将申请破产，随后就将群解散，再也联系不上了。

据当时北方新报正北方网记者调查，就在大规模闭园的前两个月即2020年7

月，译珣早托还搞优惠活动吸收资金。家长们只要交纳29800元，就可分10个月返

还25000元，剩下的4800元抵孩子6个月的学费。早托班6个月学费将近2万元，返

款活动看起来十分优惠，因此约有130多名家长参加了活动。可是后来不仅说好的

返款没拿上，时间最短的孩子只上了8天学，早托机构就关门了。

此外，还有四五十位投资者陆续向译珣早托投资，金额从20万~30万元不等，

这些投资者后来也血本无归。据投资者、退费家长以及欠薪员工不完全统计，译珣

早托拖欠的钱大约有五六百万元。

监管空白地带的
灰色操作

记者在天眼查、爱企查等APP上查询发现，王

志远和周伟新两人的经营行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

系。王志远曾担任内蒙古天玺优月月子服务有限公

司、译珣宝贝（北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等30多家公

司的法定代表人。周伟新曾担任内蒙古甜蜜优艾贝

母婴护理服务有限公司、无锡市译珣宝贝教育科技

有限公司等法定代表人，并担任内蒙古天玺优月月

子服务有限公司、译珣宝贝（北京）教育科技有限公

司等股东，以及呼和浩特市译珣托育家庭服务有限

公司、内蒙古天玺优月月子服务有限公司等高管。

从他们的经营行为可以看出，从2017年以后，

王志远和周伟新开始经营早教机构和月子会所，并

不断扩张门店吸纳会员和投资者。这两类机构的共

同点是准入门槛低、行业相关法律法规缺失、职能

部门职责划分不清、责任不明及机构自身的风控和

质量管理体系薄弱等。还有一个诱人的共同点是，

它们都能收取高额的服务费用，这些法律和监管的

空白，为夫妻俩日后的集资提供了空间。

2018年左右，译珣早托和天玺月子会所开始在

产检机构、社区等地大量投放广告吸引消费者。他

们用极具诱惑力的优惠返款活动吸纳消费者的资

金，又用描绘的无限商机和持续扩张的店铺吸引投

资者，并不断招收员工。

2020年年初的疫情，可能是这场吸金游戏被中

断的直接原因。因为不再有新会员缴费，很快早托

机构和月子会所的资金链断裂，无法返款、无法分

红、无法支付工资等问题逐渐浮出水面。很多人质

疑，早教机构和月子会所除场地费用和人工费用，

其实投入成本并不大，且资金回笼快，那么王志远

和周伟新吸纳的那么多资金究竟流向哪里？没有人

知道。

记者调查发现，王志远和周伟新不仅在呼和浩

特市开展业务，在区内其他盟市及南京、无锡、青岛

等地，也有他们的经营活动，涉及行业众多。从2020

年译珣早托和天禧月子会所相续出现问题后，王志

远和周伟新陆续注销名下注册的公司或更换法定

代表人。

消费者和投资人等
踏上维权之路

译珣早托事件发生后，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敕勒川市场监督管理所执法人员在接

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对于该机构发生的事，监管所

是有所了解的，也去过公司的办公地点，但已人去

楼空，执法人员多次联系公司法定代表人无果。呼

和浩特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也表示，就当时情况无法

帮助退费家长，建议退费家长通过司法途径维权。

而被欠薪的员工们则陆续找到赛罕区劳动监察部

门投诉，得到的回复也是相似。

日前，天玺月子会所会员及投资者们再次找到

敕勒川市场监督管理所报案，被欠薪的员工们也再

次投诉至赛罕区劳动监察部门，结果与译珣早托事

件回复一模一样——建议受害者或向公安机关报

案，或走司法诉讼程序。

记者了解到，部分参加返款活动的会员和投资

人已经向所在辖区的公安部门报案，警方已经受理

案件并展开调查；还有部分消费者向属地法院提起

了诉讼。


